回台見老友
陳思永

昨天才回到台灣，今天中午就與即將回美國的C君約在「萬芳醫院捷運站」見面，然後到我回台必光顧的「福鼎老店家」一起吃在美時，懷之念之的小籠包餃子小米粥等；這次小聚是彼此事先在E-mail通訊上喬定下來的。

現在許多來回美國與台灣的「老同胞們」都有同樣的趣遇：當年在台灣朝夕相處的一些同學、同事、親友，先後去了美國，並且選擇了在彼邦成家立業定居。雖然同住在美國，但各住於天南地北，往往久久不得實體相見，郵簡書信往返也有限；等到有了網際網路後，大家才開始在虛擬世界飛-E重續舊時緣，真要實體重聚敍舊，有賴於某年某月某天，彼此因各種不同因緣，從美國各地殊途同歸台灣。
今天赴約之前，決定先繞一段路去見闊別半年的「花友」。我從住處附近的U-BIKE站用我的悠遊敬老卡刷出一輛U-2.0的鐵馬，下一壽橋後，沿著通往動物園捷運站的景美溪畔自行車道騎著。騎到下一座恆光橋下時，我摘下口罩，放慢車速，睜大眼睛尋找那清純的白色花朵，同時也盡力吸著鼻子捕捉漂浮在空氣中似有若無的花香。幾個月前，住在近台北大安森林公園的親人LL來信通報對野薑花情有獨鍾的我，大安公園裡的（野）薑花已經開了，我知道那人工養育的花圃所在位置，不過，靠人工呵護的園花不如自我求生的野花來得吸引我，特別是景美溪旁，道道地地的在野地裡自生自滅再自生的野薑花，多次見到她們在荊棘雜草叢樹的圍擊下為自己爭得二、三個月放閃開花送香的一席之地，無不感受到嬌弱者特有之生命韌性的鼓舞。

三年多來，我每到台灣必然騎車悠遊景美溪與新店溪的自行車道，久而久之，景美溪恆光橋下的野薑花，成為我期待再相會的「花友」。「花開花有信」！花最守信用了，時間到了，就如同開門酒店張開手臂鞠躬作輯的老相好，展開白色的花瓣招迎來來往往的「路客」，不像我們人類愛來不來得看我大爺大娘的心情與需不需要而定；人類的守信靠道德教化，花開花落再花開之守信則渾然天成。

很可惜地，我來晚了些，此番再見野薑花已近晚秋，邊坡上，只見到被濃密野草雜樹環伺的幾許稀稀疏疏的白色野薑花；有些原來有的開花區已消失無跡，有的還在做臨終前的掙扎，只有少許還帶勁的花枝奮力地為自己此季的花期棲地，抵抗著撲天蓋地而來的雜草侵襲。看到如此掙扎於於放肆的野草雜樹叢中的野薑花時，我不油然心生「憐香惜玉」之情，想起了揮劍斬巨龍救出困居高聳城堡內之公主的白馬王子。奈何坐七望八的我，既無斬草除根之力，更無可用的電動除草機，以助她們一臂之力。但是，話說回來，花開花謝花再開，不就是物種生命循環的自然！應該慶幸在我有生之餘年，還能臨場觀賞野薑花的完整生命歷程。來年，若我準確抓緊花信時間再臨此處野地時，相信見到的會是一處與野草雜樹叢勢均力敵的盛開野薑花叢；過去幾年不就見識過幾番花開花謝花再開的輪迴了嗎？！悟道及此，欣然繼續往動物園方向騎行。踏輪三、四圈後，赫然發現偏居附近雜草不多地上的一株野薑花正以燦爛的笑顏向我張揚著生之喜悅。

結束了「又見薑花！又見薑花！」之旅，我繼續奔向再見老友之旅，心情為之一振。與C君久別重逢，兩人大快朵頤之餘，我見故人依舊意氣飛揚，了無老態，但願故友見我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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